
灯下漫笔

五百年前，1525年的正月，是嘉靖
四年。翰林学士杨慎数千里跋涉，九死
一生，终于来到了云南永昌卫，开始了他
长达30多年的谪戍生涯。

按今天的眼光，无论从哪个角度，杨
慎都是得天独宠。父亲是当朝首辅杨廷
和，自己24岁就成为状元。如同《庆余
年》里的范闲，年纪轻轻，已是文坛领
袖。33岁时，当上了嘉靖帝的讲官。正
常走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会像父亲一
样，成为帝国的股肱之臣。

他没有想到的是，世界赠予他虫鸣，
也赠予了他雷霆。嘉靖帝即位后不久，
就如何确定生父兴献王的尊号，朝堂发
生巨大争议，史称“大礼议”。

明武宗驾崩后没有子嗣，首辅杨廷
和建议，可按兄终弟及的办法，选武宗的
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为嘉靖帝。朝
臣们认为，嘉靖帝由外藩入继，应该先成
为孝宗（武宗之父）的嗣子，再继承皇位，
这样才符合“兄终弟及”的祖训；而嘉靖
却认为，武宗遗诏只让他“嗣皇帝位”，并
未让他先做皇子。若先继嗣再继承皇
位，那么嘉靖帝与武宗就成了宗法意义
上的兄弟关系，嘉靖帝的皇考就是孝宗，
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
父”；若直接继承皇位，那么嘉靖帝的皇
考就是自己的生父。此时，朝堂上已有
张璁、桂萼等人见风使舵，迎合上意，找
出种种理由，主张尊兴献王为皇考。

首辅杨廷和因与嘉靖意见不合，辞
官回乡。杨慎认为，君主给你一个坏任

务，你去执行，这叫“长君之恶”；君主有
了坏想法，但具体怎么做还没办法，你替
他把方案拿出来了，这叫“逢君之恶”。
长君之恶罪小，逢君之恶罪大。议礼之
争愈演愈烈，杨慎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
也无法独善己身。

嘉靖拔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他
与同僚36人联名上疏，表示不满，说他
们与张、桂等人“学术不同”，张、桂两人
成为翰林学士，“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
罢斥”。这等于说嘉靖喜欢用奉承拍马
之徒。嘉靖大怒，对36人给予停发俸禄
等处罚。杨慎不服，又上疏再谏，嘉靖置
之不理。最后，这场大礼议之争，以发展
到二百多个朝臣集体跪伏于宫门外而达
到高潮。

杨慎一直以刚正不阿、不避锋镝作
为为官准则，这次为表抗议，他与群臣一
齐撼门大哭。嘉靖帝以旁支入继大统，
内心深处本就隐藏着难言的自卑和不
安，这种自卑又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
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
方百计树立威权。最后，五品以下官员
有140余人被逮入诏狱，罚以廷杖，几天
之内杖死十六人，领头的杨慎在廷杖十
天后又再受杖，并立即谪戍边地。

杨慎的谪所在云南永昌卫。他杖创
很重，略经治疗，就被押入轿里，即时上
路。因为父亲当首辅时得罪了不少权
贵，这些权贵得知杨慎被贬，就想在半路
劫杀。杨慎伤势虽重，心智仍清，躺在轿
里指挥，在路上或走或停，或快或慢，一

番斗智，终于甩开了对方。被押解到湖
北江陵时，杨慎看到一个渔夫和一个柴
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不由感
慨，请军士找来纸笔，写下了一首《临江
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
谈中。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有人唱情
歌，有人听晚钟。最后选择听晚钟的人，
还是幸运的。因为，晚钟里有寂静，晚钟
里有归途。世界赠他一次伤，也让他渐
渐忘了痛。世界赠他一首诗，却让人一
生才读懂。

“大礼议”后，明代的史学研究再也
不被皇家所垄断。各类著述中开始出
现对历史资料、历史记载的批判怀疑。
史学走向了民间，《三国演义》和《水浒
传》开始刊行，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历史
观、政治观、价值观。虽然朝廷曾六次
颁发大赦天下诏令，但杨慎始终在不赦
之列。

状元郞杨慎的余生，在云南找到了
归途。他以文会友，传道授业，放情山
水，传播中原文化，著述达数百种之多，
足迹遍及滇西北与滇南，成为有明一代
三才子之首（其余两位是解缙、徐渭）。
1559年，杨慎在戍地去世，时年72岁。
同一年，明朝的掘墓人努尔哈赤出生。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有人唱情歌，有人听晚钟。最后选择听晚钟的人，还是幸运的。因为，晚钟里有寂静，晚
钟里有归途。世界赠他一次伤，也让他渐渐忘了痛。世界赠他一首诗，却让人一生才读懂。

有人听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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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诗会

省诗联会员共吟萧山欢潭

清泉千载留宋韵
王骏（省诗联学会会长）

水光竹色淡烟痕，岳骑饮潭今尚存。
一掬清泉千载事，仍留南宋韵余温。

再游萧山欢潭村
周进（省诗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言村古有新意，岁月悠悠话旧痕。
荆茂还留田氏笔，波清犹照岳家幡。
雨淋老巷苔青路，风拂残垣樟绿园。
五义延绵今尚在，乡民游客共金昆。

欢潭怀古
郭星明（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

伫立潭边思绪多，当年少保骋云阿。
旌旗所向明风纪，豪杰奚堪息剑戈。
收拾山河奏天阙，镌刊功业感恩波。
泠泠泉水今犹在，欢饮再酣文旅歌。

过欢潭岳园
李利忠（省诗联学会期刊部主任）

门额犹将姓字刊，誓迎二圣气桓桓。
精忠涅背人何在，来把欢潭仔细看。

岳园吟
汪啸翔（省诗联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滨江区诗联学会会长）

四周苍翠欢潭水，报国情怀文史餐。
收拾河山凭一力，换来南宋暂时安。

柳叶莲花有别意
吴少华（省诗联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柳叶轻风翠，莲花映日红。
欢潭迎战马，煮酒敬英雄。

游欢潭村
黄浴宇（省诗联学会组宣部主任）

岳家军饮欢潭水，五义村看宋韵融。
务本堂前抚旧物，晴耕雨读感家风。

品与岳王一样清
王高委（省诗联学会办公室主任）

饮马欢潭留美名，千年遗迹见忠贞。
粼粼井水浑如镜，品与岳王一样清。

欢潭怀岳武穆
吴容（省诗联学会期刊部副主任）

国势当年如迭棋，风波亭上不胜悲。
屠龙河洛班师处，饮马欢潭北望时。
谁共哀歌心耿耿，我来凭吊步迟迟。
满江红里冲冠发，宋韵凄锵系远思。

武穆当年饮水欢
潘孙鹏（省诗联学会期刊编辑）

武穆当年饮水欢，村名是故易欢潭。
老街寂寂青苔绿，古树苍苍枝叶繁。
时有乡贤弘五义，几无族裔少三观。
早闻宋韵此间厚，亲睹方知非谬传。

青石铭镌岳帅功
郭太荣（省诗联学会办公室）

欢潭映客忆精忠，青石铭镌岳帅功。
文不爱财能效命，宋风长绕此心中。

最是勾留算岳园
徐德勤（省诗联学会办公室）

环山四面几丘田，最是勾留算岳园。
遗迹欢潭千载井，金戈铁马忆当年。

欢潭怀岳家军
章雪芳（浙江诗联期刊编辑）

清潭笼碧砌，争立石阶看。
金鼓声虽远，水流依旧欢。

欢潭岳园感怀
曹福亘（萧山区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

巍峨洋房韵久常，通衢古埠话盛昌。
岳园尚遗从前貌，庭院犹存宋椠芳。
史海翻澜惊侧耳，岁华飘飏引兴长。
连绵胜景心怀醉，高德田门永传扬 。

题欢潭洗心亭
徐荣春（萧山区老干部诗协顾问）

抬头见匾忖思吟，湖渌朝天似镜临。
世态本来呈冷暖，人生未免有浮沉。
清风自在应留意，碧水安闲催洗心。
适值年光时景好，长留正气释怀襟。

再探欢潭村
韩贤能（萧山区老干部诗协副秘书长）

细雨绵绵端月天，萧然诗界会群贤。
大岩山脉通幽径，浣渚清潮纳沃泉。
宋将饮潭欢若醉，游人走秀境如仙。
江南墨客古村聚，惊叹美哉乐野田。

院子里的一棵树
■孙道荣

夜航船
亲爱的小栾，你不知道，这个四四方方围起来的小院子，因为有了你，而成了一个“闲”

字呢。你同样不知道，每次我们在遥远的杭州，只要一想到黄山还有一棵树等着我们，我们
的心，就绿油油的，暖乎乎的呢。

院子里有一棵树。
并不认识它，样子看起来也普通，

应该是一种杂树。黄山这地方，湿润，
温暖，几乎什么树都能活。

它开始也不是长在我家的院子里，
而是在我家和邻居家中间临时的绿植
隔离带上，隔离带是清一色的冬青树，
也不知道中间怎么就夹杂了这样一棵
树。我们刚拿到房子的时候，它还和冬
青树们一样高，隔年我们准备装修房子
时，发现它已经高出冬青树大半截了，
俨然成了一棵鹤立鸡群的树。

邻居家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在整
院子。他们想将院子里的绿植隔离带
换成护栏，物业同意了。冬青树已经都
被他们拔掉了，邻居找来了一把锯子，
准备将那棵杂树也锯掉。它已经长成
一人多高了，锯掉多可惜啊。我跟邻居
说，别锯了，移到我家院子里吧。院子
里空荡荡的，长满了杂草，随便找了个
地方，挖了个坑，就把那棵树，移植到了
我们家的院子里。

从那一天开始，它就正式成了我们
家的一棵树。

既然是我们家的一员了，总得知道
它的名字吧。给它拍照，通过图识万物
得知，它叫栾树。我们就叫它小栾。

以前，我们一直住高楼上，妻子在
阳台上养过很多植物，都是花花草草，
小栾是我们家养的第一棵树。我们只
在移植它的时候，给它浇过一次水，它
竟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还很滋润，树
冠浓密，只一年的时间，又蹿高了一米
多。它比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要
高，我们都得仰视它了。

黄山的这个房子，是我们打算退休
后去养老的。因而，平时也不怎么住。
妻子在院子里种过一些花，等过段时间
去，都枯死了，唯有一院子的杂草，活得
很滋润，郁郁葱葱，小栾混在它们中间，
也活得很好。它们都姓杂，不需要人打

理，自己把自己照顾得挺好。
装修房子时，木工师傅要在院子里

搭一个临时工棚，发现院子中间的小
栾，有点碍事。木工师傅是本地人，认
识它是黄山很常见的杂树，便打算锯了
它，幸亏被妻子及时发现阻止，但接近
树根的地方，已经被锯了半寸深。妻子
心疼得直跺脚。木工师傅内心愧疚，帮
我们在院子的角落，重新挖了个坑，将
小栾移了过去。听说此后他每天去房
子干活时，总是先给小栾浇水。小栾挨
了一锯子，又被迫再次搬家，竟然奇迹
般地活下来了。我们赠给它一个名字
——栾小强。

小栾一定以为，这就是它安身立命
的地方了。谁知道我们在装修好房子，
准备将院子也整一整的时候，才兀然发
现，它的边上就是水表和煤气管道，当
初木工师傅和我们都忽视了。只能再
次请小栾挪一挪。我们选择了餐厅窗
户的位置，这里阳光充足，而且，房子的
拐角正好可以为小栾挡风。这是为小
栾考虑的，我们还有点私心，这样，我们
今后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抬眼就能看
见它，我们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在家里一
边吃饭，一边闲聊，一边还可以瞥一眼
绿。

不愧是栾小强，它又一次活下来
了。在我们正式入住的那一天，窗外忽
然刮起一阵清风，小栾的枝叶乱颤，树
叶“哗啦啦”一阵乱响，像是为我们鼓
掌。

小栾本是我们的邻居，现在，它成
了我们家的一员，独守黄山，为我们看
家护院，等着我们的到来。黄山是树的
天堂，到处都是树，却唯有小栾是属于
我们的。

每次我们去黄山的家小住，放下行
李，第一件事，就是去院子里看看小
栾。如果有风的话，哪怕只是微风，小
栾必摇摆它的每一片树叶，向我们表达

它的思念和欢迎。如果没有的风的话，
它就用每一片树叶注视着我们，小栾有
多少片树叶，就有多少只深情的眼睛。
如果我们是深夜抵达的话，天那么黑，
我们看到的小栾是黑乎乎的，但树冠里
突然惊飞的一只鸟，必是小栾惊喜的
梦。如果我们在六七月份来的话，小栾
最开心了，它会开出一树的淡黄色的花
给我们看，它可是憋了整整一年呢，就
为了此刻在我们面前盛开，如若我们还
没来，它能从初夏开到仲秋，它就不信
我们还不来。如若我们依然因为忙于
生计，而错过了它的花期，这不免让小
栾失望，但它会结出一树的果子，送给
我们，虽然它的果子既不能吃，也不能
泡茶。倘若我们还是没有留意到，它就
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让果子一颗颗落
下来，黑色的果子落满一地，你总不能
视而不见了吧？

小栾知道我们每次来，住不了几
天，还得回杭州，剩下它一棵树，孤独地
矗立在院子里。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
它这一棵树，期待我们早一点老去，早
一点退休，来黄山养老。它等着那一天
的到来，陪我们慢慢老去。

亲爱的小栾，你不知道，这个四四
方方围起来的小院子，因为有了你，而
成了一个“闲”字呢。你同样不知道，每
次我们在遥远的杭州，只要一想到黄山
还有一棵树等着我们，我们的心，就绿
油油的，暖乎乎的呢。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编者按 “文艺赋能，乡村共富”，春节前
夕，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理事会成员
来到我区进化镇欢潭村采风，他们为欢
潭的文化底蕴和美丽乡村建设所震撼，

诗情难抑，纷纷留下诗作、墨宝。这些富
有浓厚古典诗味的作品与当地的人文特
色交融在一起，形成一幅优美别致的文
化画卷，现择一二与读者共享。

当春节的钟声撞响云端
大山宛如一幅晕染的水墨长卷
徐徐在天地间舒展开来
大麦营养包，似神秘的襁褓
铺陈在林野的幽僻之处

在那被岁月摩挲的山坳
在菌丝编织的柔软地毯之上
羊肚菌，宛如隐匿的星辰
于春节的帷幕里悄然登场

它们是大地缄默的密语
褶皱如时光镌刻的古老经文
藏着大山深处的日月星辰
和千年未说出口的深沉眷恋

每一朵羊肚菌都撑着伞盖
似在承接上苍洒落的空灵之光
于寂静中聆听山风的低吟浅唱
于幽暗中与大山的回音捉迷藏

大麦营养包散发着质朴的香
那是孕育新生的温暖土壤
在春节的烟火余温中发酵着希望
滋养出这山间珍奇的模样

山雾如轻纱，在林间飘荡
像梦的触手轻抚着羊肚菌的脸庞
它们静静伫立，不与繁华争抢
自成一方，静谧又神秘的小精灵

远处的爆竹声隐隐约约
似是尘世遥远的回响
而羊肚菌在大山的怀抱中
用沉默，书写着大山的诗章
以生长，奏响生命的空灵交响

羊肚菌之梦
■郭红兰

湘湖新苗 ■王千原

我被雨声叫醒，拉开窗户，发现外面
还是灰蒙蒙的一片，但现在已经是早上
7点了。紧接着，一股清冷的空气迎面
而来。哦，这是冬雨的气息！

我眼前的乌桕树上，水珠在上面蹦
跳，原本微微泛红的叶子，又被雨水涂上
了一抹红，红得更加耀眼。旁边的银杏
树也很夺人眼球，金灿灿的让人觉得心
里暖洋洋的，雨和风拉着它的叶子向地
面飞奔去，路面上立马变成了铺满金色

扇子的金光大道！
远处的山仿佛离我又远了一些，细

细密密的雨水像一个巨型的玻璃罩一
样，罩在大山周围。风“呼”地吹来，像
一只无形的手，猛地将雨帘拉开，但天
上还有更多的雨降落下来，又把大山包
裹起来，裹得严严实实。山旁边的城
市，高楼大厦巍峨挺立，支撑起杭州的
天际线，就像素描本上的画一样优美流
畅。

突然，眼前掠过一道白色的光。我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白鹭！它时而扑
扇着雪白的大翅膀，向上冲破云霄；时而
张开双翅，向前滑翔；时而平展翅膀向下
俯冲……就像在空中表演杂技。它丝毫
没有被冬雨吓倒的样子，反而更加坚强
地在雨中飞舞。

雨渐渐停了，天渐渐明了，路上的行
人渐渐多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又开始
了。

旁边的银杏树也很夺人眼球，金灿灿的让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雨和风拉着它的叶子向地面飞奔去，路面上立马
变成了铺满金色扇子的金光大道！

雨中即景
去的时候
树上飘下一片叶子
掉到头上，顺着肩膀
落进了宽大的毛衣口袋

返回时
还是这棵树
飘下一片叶子
沾上了
我的法兰绒的裙摆

仿佛今天出门
就为了和两片叶子
如此相逢

两片叶子
■陈利萍


